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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期，安徽江淮之间散落着舒、舒庸、舒鸠、舒龙、舒龚、舒鲍、舒廖等众

方国，据《左传》记载：群舒，偃姓，皋陶后裔。皋陶是继太皞、少皞之后的东夷首领，

始居地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其后裔偃姓部落中的一支舒人（居留地在今山东东阿一带）因

反叛而屡遭周王室征伐，约在西周初年南迁至安徽江淮之间，陆续建立了诸多小方国，史

称“群舒”，其地望在“淮水南，大江北，西至大别山，东至巢湖”的广大区域。春秋时

期，因群舒地处南北地理要冲，被徐、吴、楚等大国先后争夺，终被楚所灭。群舒是江淮

古方国中的荦荦大者，对江淮地区文明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关于群舒文化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有群舒同源与异源之说。1958年群舒故地舒城县凤

凰嘴首次出土成组群舒青铜器，引起学界对群舒方国的关注和研究。以后陆续在庐江、肥

西、寿县、六安、怀宁等地出土了大量群舒青铜器；长江沿岸的芜湖、铜陵、青阳等地也

出土一批具有群舒风格的青铜器，推测为群舒族群南迁与文化传播的结果。

安徽江淮地区自古以来为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区域，江淮群舒青铜器既承袭中原

文化风格，也有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而以群舒地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不同文化的

交流碰撞，形成群舒青铜器独特的文化风格，代表性器物有牺首鼎、曲柄盉、折肩鬲等。

目前各地群舒青铜器收藏整体而言比较分散。安徽博物院藏群舒青铜器四十余件，占

全省馆藏舒器之大宗。在研究方面，1964年已故安徽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殷涤非先

生发表《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成为群舒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肇始；他的《青铜器研究与安

徽古代史》从青铜器和铭文两方面论及舒国事；《铉鼏解》考察了凤凰嘴出土的附耳平盖

鼎，认为其即为古史记载中的铉鼏。可以说，殷涤非先生首开群舒青铜器研究先河，为群

舒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位已故安徽省博物馆青铜器研究专家李国梁先生，系统

总结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土的馆藏十组群舒青铜器，其《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成为

群舒青铜器研究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论著。

近年来，随着国家社科项目《皖南商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群舒文化比较研究》相

继立项结题，学界对先秦时期安徽地域本土文化——群舒文化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在这

样的学术背景下，我院与省内其他藏有群舒青铜器的博物馆、文物管理所合作，整理、出

版了《江淮群舒青铜器》，其中部分资料为第一次公开发表。该图录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群舒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图片资料与相关研究论文兼顾，资料性与

学术性兼备是本图录的基本特点。它的出版仅仅是抛砖引玉，目的是为今后群舒文化的深

入研究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基础资料。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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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收录铜器的出土范围以安徽江淮地区为重点，共100件，分别出土于18个县

（市），收录时间至2013年。

二、图版部分的编排，以出土地点、出土单元、收藏单位为组别，兼顾器物的年代，依次

进行介绍。

三、器物命名以纹饰特征为主要依据，兼顾形制及铭文等特点。

四、每件器物依照图片、文字两部分进行介绍。器物图片包括器物主体、不同角度及

局部图片等。

五、器物文字说明按器名、时代、尺寸、重量、出土时间、地点、收藏单位、器物形

制及纹饰的简单描述逐项说明。

六、器物的长度以厘米为单位，重量以克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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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林

“群舒”一词出自先秦典籍。根据《世本·氏姓篇》及《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

群舒为偃姓，皋陶后裔。群舒包括《世本》记载的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和舒

龚；《左传·文公十二年》杜注群舒之属宗和巢、舒、以及英和六。

群舒方国衰亡史实，《左传》有如下记载：僖公三年三月（公元前657年），“徐人

取舒”；僖公十七年春（公元前643年），“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文公

五年秋（公元前622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燮

灭蓼……”；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

巢”；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

守，而伐舒、蓼……不克而还”；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

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始伐

楚，伐巢，伐徐”；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

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549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

祁犁让之。舒鸠子敬逆二子，而告无之，且请受盟。二子复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

彼告不叛，且请受盟，而又伐之，伐无罪也。姑归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二，吾又何求？

若犹叛我，无辞有庸。乃还”；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舒鸠人卒叛。楚令尹

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楚

子以灭舒鸠赏子木”；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吴于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

来”；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冬，吴灭巢”；定公二年（公元前508年），“桐

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曰：‘以师临我，我伐桐，为我使之无忌……’”

尽管史籍记载的群舒文献比较零散，但不难看到，当时的群舒诸方国分散羸弱,夹在

吴、楚、蔡、徐各大国之间，四处危机，处境非常艰难。

根据文献资料，可大致梳理出以下偃姓小方国[1 ]：

舒庸，《左传·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

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囊师袭舒庸，灭之。”《读史方舆纪要》以为舒庸即清舒城县

治，当今舒城县城内。

舒蓼，《世本·姓氏篇》：“楚东境小国也”，在今舒城东。《左传·宣公八年》：

“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杜预注：舒、蓼，两国名。

舒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

楚。”《太平寰宇记》谓在舒城县城之内，与舒庸相近。

舒龙、舒鲍、舒龚，《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龙舒县，注引应劭曰“群舒之

邑”，《太平寰宇记》以为在舒城西一百里，龙舒水西，略当今舒城西南之龙河口。舒

鲍，《世本》以为“偃姓国也”，《太平寰宇记》云：“舒鲍城，在县西一百里龙舒水

[1]  陆勤毅，李修松：《安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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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小于诸城。”舒龚，见于《路史·国名记》，其言充州有龚丘与龚丘城。

舒，《左传·文公十二年》：“(楚)子孔执舒子平”，平为舒君之名。舒之地望，《读

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言古舒国，汉置舒县，为庐江郡治。《史记·项羽本纪》之《正

义》以为“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此舒的都邑当在今庐江西南至舒城一带。

宗，《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群舒叛楚，舒子平及宗子为楚所执。《汉书·地理

志》庐江郡有枞阳县，学者多考即战国鄂君启节铭文中之“松阳”。宗、松、枞古音相

近，当为一名之异写，枞阳即松阳，也即古宗国。

巢，《左传·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杜预注：

“宗、巢二国，群舒之属”巢国地望，一说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一说在今六安市东北。

英，偃姓，皋陶之后。《史记·陈杞世家》：“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

之。无谱。”《六安州志》称：州西有英氏城。英之地望当在今金寨县东南。

六，偃姓，皋陶之后，历夏商周三代约一千多年。杜预注:“六国，庐江六县。”《汉

书·高帝纪》：“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颜师古注:“六者，县名，本古国，皋陶

之后。”汉六县当今六安市东北。

蓼，《左传·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灭蓼。”蓼国旧城在霍邱西与河南固始县之间。

桐，《左传·定公二年》：“桐叛楚”。杜预注：“桐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

乡”，当今桐城县北。

关于群舒文化的历史学研究，主要有群舒同源与异源之说。

顾颉刚先生《徐和淮夷的迁、留》[1 ]从古文字方面简要考证徐舒同源。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 ]中认为：“‘徐’、‘舒’二字，古不仅同

音，实即一字，群舒就是群徐。别部离开他们的宗邦，还戴着旧日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

叫做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做舒庸，也就是徐庸。这一群带舒名的小部落，

全都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离开宗邦的时候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有不同，由于不同

的字体记出，群徐就变成了群舒。”主张徐舒同源，群舒来源于古徐国。

郭沫若先生也主张徐舒同源。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3 ]中指出：“南国中

徐楚为大邦，自殷亡以来，累世与周为敌，周人忌其名则称之为荆舒。《春秋》僖公三年

言‘徐人取舒’，徐、舒为二者，乃徐人迭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

水以南，其残留于旧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后乃沿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为二耳。旧称

徐为盈姓，群舒为偃姓，盈、偃均瀛声之转也。”

徐中舒先生《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4 ]从古文字学方面考证“以文字言之，舒

为徐之讹字”；从地理方面提出“徐与舒壤地相接，又同为从齐、鲁南迁之民族”。认为

[1]  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11期。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

[4]  徐中舒：《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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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舒为徐之支子余胤之别封者”。

李修松先生在《徐夷迁徙考》[1 ]中提到“徐、舒之祖均为皋陶”，“徐夷和舒夷是同

族……徐、舒不仅音同，而且本为一字。后来之所以区分徐、舒，只不过徐居淮北，舒居

淮南，因方言不同而导致”。

顾孟武先生《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2 ]主张舒偃和徐嬴实一系而别支，群舒与徐与淮

夷同属少昊集团。

何光岳先生《东夷源流史》[3 ]从群舒的来源、群舒的分布与衰亡和偃姓诸小国的分布讨

论了偃姓和群舒方国的来源和迁徙，认为舒是徐的分支，东夷集团皋陶之后。他将群舒分为

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以及宗、巢等八个小国，并分别分析其兴亡情况。

尹占群、赵明奇《淮夷文化初探》一文[4 ]认为，舒与淮夷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

徐夷与舒夷之间则关系密切，并把徐归为舒夷。

胡嘏《群舒史迹钩沉》[5 ]一文认为大约在西周初年，群舒人从大约今山东东阿县一带

迁出，建立若干邦国，其散居与活动之地北抵淮河，南及长江，西限霍山山脉，东达巢湖

西岸。

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6]一书认为：“先秦文献，同音常可通假。余、舍古同

鱼部，理可通假。但就浅陋所知，文献中尚未发现余、舍通假之例，可知余舍区别之严。”又

提到“徐字诚然本作余……而舍字本不通余……舍舒上古音相同，舒国之舒可能本作舍”。

何琳仪先生《舒方新证》[7 ]从出土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相印证，主张徐舒不同源。刘

信芳先生等人《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8 ]，识别古钟离国铜器，并确

证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童麓”为“钟离”。

根据以上研究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群舒为偃姓方国,皋陶之后。群舒方国活动的范

围大致在江淮之间广大区域,即徐旭生先生所指出“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

安、霍山、合肥、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霍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

平坦的地带，除了六、蓼、钟离各国以外，全属群舒散居处的地域”[9 ]。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北至淮河，西至大别山，南至长江，东至苏皖边界的江淮广大

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主要集中于庐江、肥西、桐城、怀宁、六

安等地，重要遗址有：肥东吴大墩遗址[10]，含山大城墩遗址[11]，霍邱扁担岗，绣鞋墩，六安

[1]  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  顾孟武：《有关淮夷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4]  尹占群、赵明奇：《淮夷文化初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10期。

[5]  胡嘏：《群舒史迹钩沉》，《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6]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7]  何琳仪：《舒方新证》，《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

[8]  刘信芳、阚绪杭、周群：《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9]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  张敬国、贾庆元：《肥东县古城吴大墩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第1期，1985年。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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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德寺，西古城，城东，寿县青莲寺，斗鸡台遗址[1]，六安堰墩遗址[2]，安庆张四墩遗址[3]，

潜山薛家岗遗址[4 ]，枞阳汤家墩遗址[5 ]，庐江大神墩遗址[6 ]，霍邱堰台遗址[7 ]等。王迅先

生的《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8 ]，以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在霍邱、六安、寿县地区

的调查资料和肥东吴大墩遗址、含山大城墩遗址资料为基础，进行陶器和墓葬形制的考古

学文化分期，并对周代淮夷各偃姓国文化的来源、发展和归宿进行了推断。王迅先生在该

书中首次提出“淮式鬲”的概念：“有部分折肩、三足内聚，裆较高、足尖较细，具有地

方特征，可称为‘淮式鬲’，是西周时期出现的淮夷典型陶器，前述铜折肩鬲（凤凰嘴铜

鬲）即仿此造。”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周代遗存，以曲柄盉、折肩鬲、折腹簋、折肩盆等

为考古学文化特征，有着显著的地方特色，与文献记载中群舒分布的地理范围相吻合，鉴

于时代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学界认为这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应为群舒文化遗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若干重点遗址的发掘，江淮地区西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

的谱系和年代框架已初步建立。以江淮分水岭为界，可大体把群舒故地分为北部淮河流域

区、南部长江流域区和东部环巢湖区[9 ]。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联合组织了对群舒分布的中心地区——舒城县杭埠河中游流域进行系统的区域考古学文

化调查[10 ]。通过对采集的陶片标本结合周边地区的周代遗存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该地器型

组合、文化特征均具有江淮地区特色，与文献记载中的群舒从地理位置和时间延续上也相吻

合，初步断定该考古学文化遗存属于群舒遗存，其时间大致处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群舒故地陆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包括墓葬出土的铜器，保存

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和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这批明显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族群文化

特征的典型青铜器，如牺首鼎、铉鼏、汤鼎、曲柄盉等，形成一种固定的随葬器物组合形

式，目前学界已基本认定其与群舒族群有关联。

江淮地区出土群舒青铜器介绍如下：

1953年合肥市出土重环纹鼎1[11 ]。

1959年舒城县龙舒人民公社凤凰嘴出土兽首鼎1、矩形钮盖鼎2、鬲3、甗形盉1、罐

3、盘3、曲尺形器1、笔架状器1、扁平条状器1，共计16件铜器，同出有印文硬陶罐2。其

[1]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

1997年。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六安市堰墩西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2期。

[3]  北京大学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安庆市张四墩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期。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枞阳县汤家墩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庐江县文物管理所：《庐江大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2期。

[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8]  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9]  张爱冰、张钟云《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 日第7版。

[10]  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埠河中游区域系统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11]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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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首鼎与盖形态独具特征，为首次发现[1 ]。

1964年舒城县河口乡杨家村许家山嘴春秋墓出土曲柄盉1、 盉1、夔龙纹钵1[2 ]。

1970年合肥四里河出土乔夫人鼎1[3 ]。

1971年肥西县红卫公社小八里出土小方盒1、匜1、盘1、立耳盖鼎2、甗形盉1、簋1共

计7件铜器，盘、匜内底有铭文，但锈蚀不清。同出玉器等。

1974年舒城县五里公社砖瓦厂出土兽首鼎1、平盖鼎2、甗形盉1、柱足鼎1共计5件铜器。

1975年寿县枸杞乡花门村肖严湖堤魏岗出土立耳盆形鼎1、小方盒1、簋1、兽形鼎1、

匜1、罐2共计7件铜器[4 ]。

1976年六安县孙家岗思古潭义仓大队出土蝉纹鼎2、剑1[5 ]。

1976年宿松县隘口乡隘口村出土凤纹鼎1。

1977年肥西县王井公社磨墩子出土夔龙纹矩形钮盖鼎1[6 ]。

1978年庐江县泥河区盔头公社出土蝉纹鼎1、甗形盉1[7 ]。

1980年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农器等170余件青铜器。

其残存的鼎、薰、敦等部分青铜礼器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而其墓坑形制与

埋葬方式有独特的地方特征，可能为群舒中的某一位君主，亦不能排除为吴国高级贵族的

可能。该墓出土一件戟上刻有“蔡□□之用戟”，同时出土一件青铜鼓座，所刻与舒鸠助

吴诱楚事件有关，显示了春秋末期蔡与群舒的密切关系[8 ]。刘信芳先生等人释读鼓座铭文

“童麓”为“钟离”[9 ]。

1981年肥西县金牛公社长庄出土立耳盆形鼎1、戈1、剑1共计3件铜器[10 ]。

1982年怀宁县金拱公社人形大队杨家牌出土立耳盆形鼎2、兽首鼎1、匜1、罐1、甗形

盉1、共计6件铜器，同出削、绿松石、玛瑙块等[11 ]。

1984年舒城县砖瓦厂出土夔纹鼎1。

1987年望江县太慈乡竹山村出土矩形钮盖鼎2[12 ]。

1987年桐城市范岗出土夔龙纹鼎1。

1988年舒城县河口镇幸福村窑厂出土兽首鼎1、矩形钮盖鼎2、小口鼎1、簋1、罐1、带流

罐1、甗形盉1、器盖1，共计9件铜器，同出印纹硬陶罐2、原始青瓷盂1、玉块26、漆盒2[13 ]。

[1]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

[2]  舒城县文化局：《舒城县文物志》1984 年。

[3]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4]  寿县博物馆：《寿县肖严湖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90年第11期。

[5]  邵建白：《安徽六安县发现两件春秋铜鼎》，《文物》1990年第11期。

[6]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7]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8]  陈秉新：《舒城鼓座铭文初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9]  刘信芳、阚绪杭、周群：《安徽凤阳县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初探》，《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

[10]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肥西县金牛春秋墓》，《考古》1984年第9期。

[11]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怀宁县出土春秋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12]  宋康年：《安徽望江出土春秋时代铜鼎》，《考古》1989年第10期。

[1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舒城县河口春秋墓》，《文物》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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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兽首鼎1，甗形盉1,匜形勺1共计3件铜器[1 ]。

1989年六安县毛坦厂镇燕山村走马岗出土尊1，甗形盉1,弇口鬲形盉1、盘1、器盖1,

匜形勺1、削柄1共计7件铜器，同出青瓷碗1、印纹硬陶罐2[2 ]。

1989年舒城县南岗镇郭店村出土变形蝉纹鼎1。

1991年1月舒城县干汊河镇瑜城村出土重环纹鼎1。

1993年潜山县梅城镇七里村黄岭出土连体甗1，鬲4，甗形盉1， 盉1，共计7件铜

器，同出陶罐4[3 ]。

1994年，桐城市高桥镇长岗出土兽耳尊1、立耳盆形鼎1、同出铜矛7、铜钁5[4 ]。

1994年，宿松县程岭乡乔木村出土兽面纹鼎1。

2005年无为县开城镇大童村出土窃曲纹鼎1，素面鼎1，窃曲纹甗1，鸟钮壶形盉1。

2006年无为县襄安镇文思村出土夔纹鼎1，窃曲纹鼎1。

皖南地区：

1983年铜陵市金口岭出土甗形盉1。

1971年铜陵市火车站基建工地出土鸟盖兽耳盉[5 ]。

1983年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乡出土窃曲纹鼎2[6 ]。

1985年南陵县家发乡长山出土甗形盉1[7 ]。

1985年郎溪县出土立耳鼎1、矩形钮盖鼎1[8 ]。

1987年芜湖市柳春园人大工地出土兽首鼎1[9 ]、甗形盉1。

1989年7月，铜陵市北郊谢垅变电所基建工地出土立耳盆形鼎1、矩形钮盖鼎1、分体

甗1、甗形盉1、匜1共计5件铜器[10 ]。

1990年铜陵县钟鸣镇出土甗形盉1[11 ]。

1993年铜陵市狮子山出土鼎1[12 ]。

1997年繁昌县赤沙乡新塘出土甗形盉1、 盉1[13 ]。

1998年铜陵县西湖轮窑厂出土甗形盉1、甗1、夔纹鼎1、柱足鼎1，共计4件铜器[14 ]。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群舒青铜器的研究进入发展阶段。1964年殷涤非《安徽舒城出

[1]  马道阔：《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

[2]  安徽省博物馆，六安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县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1993年第7期。

[3]  潜山县文物局：《潜山黄岭春秋墓》，《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年。

[4]  江小角：《桐城出土春秋时期青铜器》，《文物》1999年第4期。

[5]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6]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7]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9]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  张国茂：《安徽铜陵谢垅春秋铜器窖藏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11]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2]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3]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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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铜器》[1 ]是群舒文化研究的第一篇考古发掘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舒城凤凰嘴出土的

一组牺首鼎、曲柄盉、折肩鬲等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器，并论证为舒器。他的《青铜器研

究与安徽古代史》[2 ]从青铜器和铭文论及舒国事，在《铉鼏解》[3 ]中考察了凤凰嘴出土的附

耳平盖鼎，认为此鼎即为古史记载中的铉鼏。

李学勤先生《新出青铜器研究》[4 ]多篇考订汉淮、徐淮新出铜器；著作《东周和秦代

文明》[5 ]一书推定舒城凤凰嘴为群舒之遗存，其年代在春秋中期。李国梁先生《群舒故地

出土的青铜器》[6 ]系统总结了90年代以前出土的十组共73件成组群舒青铜器，分别是舒

城凤凰嘴、肥西小八里、舒城五里、六安思古潭、寿县魏岗、肥西金牛、怀宁金拱、舒城

河口、庐江岳庙和六安燕山村，以及桐城县桃源乡重环纹鼎等单个器物。对各组器物的组

合、形制、纹饰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期，并讨论了群舒与徐国等方国的关系、群舒的

衰亡过程。《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5前言《吴越徐青铜器概述》[7 ]著录了群舒青铜器，从

出土地点、数量、形制、纹饰对舒器进行了介绍。杜廼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8 ]对牺

首鼎、双龙耳尊和异形盉进行了介绍和考察，认为此类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应为舒器，并在

《古代青铜器》[9 ]中对上述铜器进行了考订。

1990年马道阔先生对庐江县岳庙乡十八桥村莫庄出土的兽首鼎、甗形盉和匜形勺结合文献

推测该组器物为宗国器，又联系舒城、肥西等地风格相同的铜器推测它们属南淮夷诸邦国[10]。

1996年马今洪先生《流甗的研究》[11 ]对甗形盉的多种类型以及起源、功用、定名、族

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000年张钟云先生《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12 ]对所选青铜器材料进行了类

型学分析和分期，明确其文化因素和国属，对徐舒关系进行了探讨。

2003年郑小炉先生《试论青铜甗(鬲)形盉》[13 ]收集了群舒、黄国的陶质、铜质甗形

盉，对甗形盉的起源、功能、发展演变趋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甗形盉的国属，论证了群

舒范围可能已经越过长江的观点。另文《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

合》[14 ]以群舒甗形盉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对群舒青铜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并对青铜兽首鼎

的来源及流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考古》1964年第10期。

[2]  殷涤非：《青铜器研究与安徽古代史》，《江淮论坛》1983年第1期。

[3]  殷涤非：《铉鼏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李学勤：《东周和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第6辑，黄山书社，1990年。

[7]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1-东周5》，文物出版社，1997年。

[8]  杜廼松：《在皖鉴定所见铜器考》，《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9]  杜廼松：《古代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

[10]  马道阔：《安徽省庐江县出土春秋青铜器——兼谈南淮夷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

[11]  马今洪：《流甗的研究》，《文博》1996年第5期。

[12]  张钟云：《淮河中下游春秋诸国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  郑小炉：《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14]  郑小炉：《试论青铜甗(鬲)形盉》，《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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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毛颖先生等《南方青铜盉研究》[1]系统研究了两周时期江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

区流行的各类青铜盉，文中对群舒式青铜甗形盉的分布区域、文化特征和形成进行了探讨。

2009年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2 ]对肥西县柿树岗小八里、肥西县金牛公社长

庄、六安县毛坦厂燕山村等部分典型群舒青铜器及舒城九里墩墓出土青铜器的形制特征、

文化因素、年代、国属等进行了探讨。

2009年张爱冰先生在《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3 ]一文中，通过对

安徽铜陵市郊谢垅窖藏所出器物的组合、形制和纹饰的分析研究，将其年代拟定为不晚于

春秋早期，提出该组器物可能反映了江淮群舒族群的向南迁播。

2010年杜廼松先生《徐国与群舒青铜器》[4 ]一文肯定了牺首鼎为群舒特有之物，并根

据牺首鼎的特点风格提出其年代以定在春秋前期为宜。

2011年张爱冰、张钟云先生《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5]对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进

行了系统阐释，论证了群舒青铜文化研究的迫切性，并提出了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展望。

2011年，王峰博士论文《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6 ]对包括群舒青铜器、钟离国青铜

器、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等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进行了型式划分、分期和文

化因素分析，并论证了其族属。

关于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典型资料，一是墓葬出土的铜器，这些墓葬不仅随葬有成

组的青铜礼器，而且常有呈一定组合的陶器伴出，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二是保

存情况较好的铜器窖藏；三是零星出土或收藏的重要铜器。

江淮群舒青铜器的常见器类，主要有牺首鼎、曲柄盉、龙鋬匜等。

鼎根据器形不同,主要分为：牺首鼎，见于舒城凤凰嘴、舒城河口窑厂、舒城五里砖

瓦厂、怀宁金拱杨家牌、庐江岳庙莫庄、庐江三塘、寿县肖严湖魏岗；矩形纽盖鼎，见于

舒城凤凰嘴、舒城瑜城村、河口窑厂鼎；盆形鼎，见于肥西小八里、舒城五里、六安思古

潭、寿县魏岗、庐江泥河盔头、怀宁金拱杨家牌等；鬲形鼎，见于合肥四里河乔夫人鼎；

小口鼎，见于舒城河口小口罐形鼎。

牺首鼎是群舒青铜器特有的器型，最具群舒文化特征和代表性。其基本形态是圆腹

鼎体的一侧作兽首状，兽首一般有犄角和凸起的双目，另一侧有扉棱作兽尾。附耳直折向

上，有密合盖，盖上置环钮。三蹄足，两足在前，一足在后。牺首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兽首

和容器的连铸，密合盖置于兽首后项，无流口。根据出土资料,葬有牺首鼎的墓,墓主人

的地位可能较高。牺首鼎独特的设计构思、华丽的审美意趣，应该是祭祀的青铜礼器。目

前，除群舒故地和皖南地区出土造型独特的牺兽鼎之外，可见资料还有邳州九女墩三号墩

[1]  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  张爱冰：《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4]  杜廼松：《徐国与群舒青铜器》，《团结报》2010年12月30日第8版。

[5]  张爱冰、张钟云：《江淮群舒青铜器研究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4日第7版。

[6]  王峰：《淮河流域周代遗存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9

牺首鼎[1 ]与绍兴306号墓[2 ]出土牺首鼎残片。

铉鼎也是群舒青铜器重要器物，其附耳、平盖、中央环钮及盖周三矩钮等形式对春秋

中晚期以后的鼎形器影响深远。其基本形态是，长方形附耳，子母口，平盖有直裙，深腹微

垂，三蹄足。一般盖中置环钮，盖周置三个矩形捉手。殷涤非以凤凰嘴所出考证铉鼏之制，

鼎盖上可以抽插、横穿盖纽以贯鼎耳的铜棍为铉，覆于鼎盖上的疏布巾为鼏，故名[3 ]。鉴于

铉鼎之谓学界尚存有不同看法，本图录根据器物纹饰特点命名为夔龙纹鼎。这种矩形钮盖

鼎来源可以在霍邱堰台西周遗址[4 ]陶质鼎盖中找到踪迹，但其主体器型应当为受到中原鼎

的影响而加入本地因素改造的产物。

小口罐形鼎春秋中期后在绍兴M306、淅川下寺[5 ]、寿县蔡侯墓[6 ]均有出土。小口罐形

鼎在楚国青铜器中所占的比重尤甚，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流行时间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

晚期。目前江淮地区群舒重要活动区域舒城县河口窑厂出土的小口罐形鼎年代最早，其与

楚国小口鼎的渊源关系有待进一步讨论。

曲柄盉也是群舒故地出土较多且极具群舒文化特色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江淮地区主

要出土于六安、肥西、舒城、庐江、怀宁这一狭小区域。其基本型态是，上部为盆或钵，

下部为三袋足鬲形器。腹设一流一鋬，流为短柱形，在两足之间，鋬为卷曲形，由两截组

成，上半截作卷曲角状，或顶端作兽首，下半截为圆筒状，两截连接处的銎口各有一对穿

孔，以与它物连成整体。其名称也有甗形盉、鬲形盉和流甗的不同。本图录根据器物特

点，统称为曲柄盉。曲柄盉的形制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江淮地区薛家岗、枞阳汤家墩、

六安堰墩、霍邱堰墩、庐江大神墩等遗址陶质曲柄盉，如潜山薛家岗H38，庐江大神墩

T323③：1等，可见群舒青铜器典型器物曲柄盉源于本地西周时期陶质曲柄盉。

折肩鬲在1959年舒城凤凰嘴春秋墓[7 ]出土3件、1993年潜山黄岭春秋墓[8 ]出土4件。其

基本特征是，侈口，束颈，折肩，高弧裆，尖锥状足。三尖锥状足的陶折肩鬲最早见于江

淮地区[9 ]，而青铜折肩鬲形制等同于六安、霍邱等群舒之地活动区域周代遗址出土的陶质

折肩鬲，因此，其渊源应来自于本地区的折肩陶鬲。

匜，江淮地区多见龙形鋬三足或四足匜，如寿县肖严湖魏岗三足龙形鋬匜、怀宁金

拱杨家牌匜；肥西小八里四足龙形鋬匜。此外，江淮地区也出土有燕尾鋬匜，如天长谭井

村、凤阳李二庄、宿县平山村匜。

群舒青铜器上常见的几种变化较多的主体纹饰或装饰，主要有夔龙纹、窃曲纹、几何

[1]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2]  牟永抗：《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3]  殷涤非：《铉鼏解》，《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4]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6]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考古学专刊》乙种第五号，科学出版

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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